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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泛滥导致越发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公众担忧和恐慌，如何高效、精准地

识别虚假信息并控制其传播和影响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从识别

与控制虚假信息传播存在的困难、社交媒体平台所发挥的作用、纠正虚假信息的策略、基于计算机技术

手段的检测和识别、基于心理学的检测和识别以及阻止和控制虚假信息的策略等方面，对国外权威期

刊近几年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国际学术界关于虚假信息的识别与控制的研究现状、

热点和趋势，希望为我国在识别与控制虚假信息传播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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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识别与控制
——基于 Web of Science 研究文献的分析

迟妍玮，张增一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得信息、沟通

交流的重要渠道，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应对和

治理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泛滥，已成为世界性

难题 [1]，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比于真

实的信息，虚假信息传播得更快 [2]，造成广泛的

负面影响 [3]。社交媒体在放大了其影响 [4] 的同时，

为骗局的大规模实施提供了便利 [5]，也成为有关

健康问题的虚假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 [6]。公众对

有关政治、科学等方面的虚假信息的担忧与日

俱增 [7]。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虚假信息进行

有效的自动识别，并控制其基于社会关系网络 [8]

的病毒式 [9] 的传播是必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

本文关注的是在社交媒体上被有意或无意的传

播 [10] 的虚假信息，无论传播者是否有误导的动机 [11]。

那些虚假信息可能内容不完整、不准确、混淆、过

时、存在偏见、缺乏科学证据等 [12]。特别关注那些

有关虚假信息的识别和控制的研究，试图梳理这一

方向的研究概况、研究热点以及未来趋势。

1　国际上有关虚假信息识别和控制的研究

　  文献的基本情况

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以 misinformation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共有

标题中含有关键词 misinformation 的文章 1 125 篇。

本研究主要关注那些有关虚假信息的识别与控制

的研究，在上述结果中检索有关识别和控制的

研 究 文 献， 关 键 词 包 括 testing、detect、check、

distinguish、control、identify 等， 去 掉 重 复 文 献、

专利文章、编者按等不相关文献后，共 339 篇。

有关虚假信息的识别和控制受到多个学科领

域的关注，从发表渠道来看，涉及 181 本期刊杂志，

以及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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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与社交媒体国际会议（SCSM）、国际万维网

大会（WWW）等国际会议。这些期刊分布于心理学、

传播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暂无有关

虚假信息研究的专门期刊。

从研究对象来看，结合文献标题（见图 1）和

关键词（见图 2）的词云图，研究多涉及虚假信息

的影响效果、对虚假信息的记忆研究、目击者研究，

假新闻、伪造信息及虚假信息来源、引申受到关注，

研究素材多来自社交媒体、媒体及重大事件，如何

发现、减少、纠正虚假信息被关注。

从学科分布来看，跨学科研究较多，38.64%

（131 篇）的文献涉及两个及以上研究方向。这些

文献共涉及 88 个学科研究方向，其中心理学数量

最多，其后依次为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传播

学、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神经科学与神经学、

政府与法律、普通内科、工程学、信息科学与图

书馆学等。各学科发表相关论文的数量和时间跨

度存在差异，具体的学科发表文章数量、时间跨

度和主要研究内容可见表 1。第一，上述学科近两

年均有发表有关虚假信息的文章，且涉及虚假信

息的识别与控制；第二，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的

论文的时间跨度较短，均为 10 年内开始发表的相

关论文；第三，传播学的论文的时间跨度最长，

最早可追溯到 1957 年，但除此之外其他论文均为

2008 年之后发表；第四，其他 7 个学科，均为 20 世

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开始发表相关论文，结

合总体文章年代分布，可推测多数学科在该时间

段开始关注虚假信息的识别和控制研究并陆续发

表文章。结合文章的关键词和摘要，发现不同学

科的研究内容存在差异，第一，心理学、行为科学、

神经科学与神经学偏重对人的心理、行为、大脑

活动等的实验研究，特别是与记忆相关的研究；

第二，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侧重于对基于程序算

法的自动化监控的探索；第三，传播学侧重实证

性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当下热点；第四，政府与

法律关注党派与选举中的虚假信息；第五，普通

内科、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更关注与公共卫生健

康相关的虚假消息研究。

对上述学科近年来发表与虚假信息相关的论

文数量进行分析发现：第一，计算机科学、工程

学和传播学学科近 5 年发表有关虚假信息的论文

数量明显增多；第二，行为科学和普通内科则近 5 年

发表的有关虚假信息方面的论文数量明显减少；

第三，心理学、神经科学与神经学、政府与法律学、

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学等

持续关注虚假信息相关议题，其中心理学领域发

表的相关论文在近 5 年持续增多，政府与法律学、

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学则在 2020 年明显增加，其

余学科发表相关论文数量变化不明显。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学科和研究关注到虚

假信息的识别和控制，但各学科的关注点和发文

量不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许多学科开始关

注并陆续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计算机相关学科在

近 10 年来重视虚假信息的识别和控制问题，发表

相关论文的数量不断增多。近年来，媒体、网络、

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研究，公共卫生相关的虚

假消息研究，以及基于计算机技术手段对虚假信

息的研究、检测、判断和控制等研究方向受到普

遍关注。

2　识别和控制虚假信息传播的困境

公众识别虚假信息是阻止虚假信息广泛传播

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仅依靠公

众识别停止传播虚假信息存在难度。

第一，被误导。公众面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是

容易被误导的。故意散布者会进行伪装，且内容和

传播的过程可能被操纵 [13]。公众媒体素养低被认

为是被误导的原因之一，即在新媒体环境中获取、

分析、评估和以各种形式创造信息的能力低 [14]。

公众被虚假信息误导，不仅关乎个体识别错误、谎

言的功能，也关乎群体和社会因素 [15]。

第二，不知情。虚假信息可能是被掺入了一

些半真半假的信息内容创造出的难以辨认的混合信

息 [16]，人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传播虚假

信息的角色 [17]，或是不加区别地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虚假信息 [18]。

第三，错误的认知。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影响

信息本质及用户对信息的认知 [19]，纠正虚假信

息并不能纠正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认知 [20]。虽然

强化自我肯定能够让人们对外部来源的虚假信息

产生抵抗力 [21]，但人们的认知来自个人对世界

的体验，需要从外部获取信息，以从社交媒体关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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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排名前 10的学科分布、时间跨度和主要研究内容

序号 学科 文章数量 占比（%） 文章时间跨度 主要研究内容

1 心理学 152 44.84 1984—2020 事件后信息的误导效应，目击者研究相关，
记忆相关研究，虚假记忆的制造和判断等

2 计算机科学 46 13.57 2012—2020 利用模型、算法来识别、检测、控制虚假信
息传播，判断信息可信度，研究对象包括社
交媒体、网络、报纸等

3 行为科学 29 8.55 1986—2020 虚假记忆信息的影响因素，识别测试，信息
对人类的判断、决策的影响等

4 传播学 27 7.96 1957—2020 社交媒体、网络上的虚假信息研究，可信度、
持续影响、态度改变等研究

5 神经科学与神经学 23 6.78 1991—2019 对虚假记忆、隐藏信息、回忆、欺骗误导等
的研究，对眼球、大脑反应等的测试

图 1　文献标题词云图

图 2　文献关键词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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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网上获得的信息作为判断依据，有时是难以区

分真伪的，或者说正确和错误的信息可能源自同

一地方 [22]。

第四，信息来源有限。虽然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访问量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用户的选择性阅读以

及社交媒体基于阅读偏好的推送程序造成了他们的

信息来源和观点的有限，或与他们当前的信念一致。

一个人的选择依赖他潜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就是

说一个人接受和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取决于临近人的

选择、行为分布以及数量 [23]。 

3　社交媒体平台的责任与作用

因为存在和传播大量的虚假信息，社交媒体曾

被指责 [24]，但社交媒体在纠正虚假信息方面可以

发挥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一些有效的纠正虚假信息

的方法能够减少社交媒体用户对科学信息的误解，

如进行内容管理、内容选择性暴露。虽然在阅读纠

正信息后，一些用户否认他们的信仰发生改变，或

产生矛盾的理解，但他们对于相关科学问题的态度

有所改变 [25]。

社交媒体的程序能快速检测正在传播中的虚

假信息，在推特中，已经实现了可以检测可疑信息

的监督学习技术，这些技术都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或

启发式算法，用以检测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中的虚

假信息 [26]。社交媒体服务商可以直接过滤掉那些

被识别的虚假信息。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过滤器，

可以通过组建可信赖的在线社交朋友圈、由管理员

控制流入的信息并为信息加上标签加速观点的永久

化，形成对虚假信息的过滤 [27]。

但社交媒体上每时每刻都有海量信息被生产

和传播，且虚假信息可以隐藏于丰富的上下文中，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现阶段没有能够完全检测、

彻底解决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方式。

而且，社交媒体的算法和解决方案有时候会

导致用户看到更多能够加强他们原本意识形态的

内容，一些社交媒体积极阻止虚假信息传播的技

术方案反而促进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如脸书为了

解决向用户展示的内容中存在大量虚假信息而被

批评的问题，利用算法让用户减少看到病毒视频

和媒体新闻文章的机会，突出显示朋友之间的帖

子，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虚假信息的传

播，因为虚假信息可能就隐藏在朋友的帖子中，

且他们不认为是错误的 [28]。

4　纠正虚假信息的效果

对最主要或影响最大的虚假信息的关注、基于

事实的富有逻辑的阐述、权威的信息发布来源被认

为是纠正虚假信息的重点。

虚假信息存在持续影响效应被广泛论证，对

信息接收者来说可信来源、重复出现、纠正延迟等

会降低纠正效果 [29]。对于专家而言，纠正社交媒

体上的虚假信息的效果与公众和媒体的新闻素养有

序号 学科 文章数量 占比（%） 文章时间跨度 主要研究内容

6 政府与法律 21 6.19 1992—2020 假新闻、党派偏见、持续营销效果、误导暗示、
媒体信息曝光等

7 公众、环境和职业健康 16 4.72 1992—2019 公共卫生（病毒、疫苗、烟草标签等）中的
虚假信息，信息检测研究

8 普通内科 15 4.42 1987—2020 关注病毒、疫苗、健康、烟草等的虚假信息
研究

9 工程学 13 3.83 2013—2019 信息业务流程，虚假信息检测、遏制传播等

10 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学 13 3.83 1989—2019 信息检索和需求确定，对误导、人际欺骗、
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研究

续表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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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30]。与科学相关的虚假信息可能导致错误的健

康教育内容、健康消费趋势和公共政策，需要有针

对性地制定纠正策略 [31]。

为了确定在传染病暴发期间如何提高公众对

虚假信息的认识以及纠正信息的策略，一项 700 人

的在线实验在美国公众中进行，包含了不同的性

别、年龄、种族、地区。在最初的虚假信息暴露

之后，一组参与者接收到了不同类型的纠正信息

（简单的反驳和阐述事实）和来源（政府卫生机构、

新闻媒体和社会同行），另一组对照组没有接收

到纠正信息。结果表明：第一，纠正信息的存在

可以揭穿虚假信息。当被扩散的虚假信息是有关

新出现的危机时，反驳相关说法可以显著地改变

个人对危机严重性的看法；第二，对于简单的反

驳和事实阐述这两种纠正虚假信息的方式，与个

人对危机严重性的认知无关，仅仅是虚假信息的

存在就足以改变人们的看法。相对而言，与简单

的反驳相比，基于事实的阐释效果更好；第三，

比较三个有影响力的信息源 ( 政府卫生机构、新闻

媒体和社会同行 ) 的传播效果，以了解个人对不同

纠正信息来源的反应，与社会同行相比，政府机

构和新闻媒体作为信息来源在提高可信度方面更

为成功 [32]。

一些研究发现，当人们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

时，就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但这也为控制

虚假信息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方法。研究者建议

通过解释虚假信息中的谬误推理来预防虚假信息

的传播，并提出基于批判性思维方法的策略来分

析和检测虚假信息中的不良推理。策略包括详细

地描述论点结构、确定信息的真实性、检查信息

的有效性、隐藏前提假设或使用模糊的语言。这

种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让那些缺乏专业科学知

识的人接受 [33]。

更多的研究表明，如果虚假信息造成了危机，

那么纠正虚假消息更有效的方式是披露与当下危机

有关的正确的信息，而不是试图改变人们原有的态

度。在这种情况下，纠正虚假信息可能更需要关注

当前的危机情况 [34]。

5　检测和识别虚假信息的方法

如何识别虚假信息，并控制其基于社会关系网

络的病毒式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特别

是使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如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基于内容的文本特征或者信息来源特征，

自动识别和监控虚假信息，并使用修改网络拓扑结

构等方式限制虚假信息传播，如暂停账号、删除链

接等，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效。

第一类技术基于文本特征实现虚假信息的识

别和控制。通过提取符合特定的纠正模式的文本段

落，将这些文本段落聚类成不同的虚假信息的主题，

通过选择主题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 [35]。基于机器

学习和文本分类模型的框架，可通过区分那些可靠

和不可靠的信息来实现虚假信息的早期检测 [36]。

针对网络新闻可信度的指标被提出，包括内容（标

题代表性、点击链接、专家引用、研究引用、置信

度校准、逻辑谬误、语气、推断）和语境（独创性、

事实核实、代表性引用、引用的声誉、广告数量、

电话数量、垃圾广告、广告和社交电话的位置）两

个指标 [37]。

基于网络数据深度分析，检测社交媒体中可能

出现的语义攻击①类型，并对其进行精准的分类。

研究者使用自动化的网络分析算法和人工的方式标

注可能存在的语义攻击类型：造谣攻击和错误攻

击。绘制包含用户节点和消息节点的 Retweet 图，

对社交媒体中语义攻击进行分类。然后，使用基于

模块化的社区检测算法（Gephi 软件），检测信息

传播情况。基于此，构建传播图，利用 K-Core 分解，

分离出其中可能的虚假信息和涉及的用户节点。此

方法可以在可接受的时间框架内，有效地识别与控

制虚假信息的传播 [38]。

第二类技术是基于社会关系节点的模型。测

试社交媒体上社会关系节点之间的影响概率和强

弱关系的不同学习模型被提出，还可以用于预测

用户是否会执行某一项操作，以及受邻居节点影

响后可能执行操作的时间，其中包括：静态模型

（伯努利分布、雅卡指数、部分信用）、连续

时间（CT）模型、离散时间（DT）模型，使用

Flickr 数据集验证 [39]。

社交媒体中竞争活动的概念的提出解决了如

何找到从网络中的某个节点开始传播的虚假信息，

并使用限制活动的概念来抵消虚假信息的影响的问

题。Budak 等 [40] 比较了贪婪算法与各种启发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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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性能，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启发式算法比贪

婪算法性能更好，并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生成树的

预测算法，在识别虚假信息时可以容忍一定比例的

数据缺少，其性能能够满足需求。

为 了 解 决 虚 假 信 息 的 误 报、 预 防 问 题， 特

别是显著独立级联模型下的虚假信息预防问题，

Tong 等 [41] 提出了一种新的采样方法，与传统的对

所有节点一视同仁、对节点均匀采样的逆向采样

方法不同，该方法采用混合采样的方法，其算法

核心是设计有效的采样方法来估计函数值，对易

受虚假信息影响的用户赋予较高的权重。因此，

这种新的采样方法在生成有效样本方面具有更强

的能力。他们还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所提

出的方法进行了实验评估，结果显示其性能与传

统逆向采样方法相比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基于系统网络体系结构（SNA）的度量，一

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被提出，可以用来识别在危

机期间传播虚假信息的用户。通过开发可以实时

评估内容的可信度的技术，来阻止虚假信息在推

特上的传播，这可以用来过滤数据中令人难以置

信的虚假信息。使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和相关反

馈方法，研究者发现了基于推特特性（主题和来

源）的推特排名，有助于评估事件消息中信息的

可信度。这些算法可以帮助用户对推特的可信度

做出判断 [42]。
在检测和识别虚假信息的过程中，除了计算机

算法外，认知心理学的方法也被广泛使用。

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的虚假信息，受到含

有欺骗性的信息或符号的暗示 [43]。认知心理学

的理论可以被用于评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和

宣传信息的传播，通过分析信息的一致性、信息

的相关性、来源的可信度、信息的普遍可接受

性，可推断出那些隐藏在信息中的误导和欺骗内

容的线索，进而制定控制虚假信息传播的解决方

案 [44]。

使用可以引导人点击、转发的方式，成为在社

交媒体上传播虚假信息的高效方式。针对这种情况，

通过自动检索，识别社交媒体上的文本、图片中的

相关线索，是一种有效途径 [45]。

6　虚假信息的预防与控制对策

在控制虚假信息传播方面，可以先建构虚假

信息的传播模型，用以识别最有影响力的节点，

在这些节点上对虚假信息进行净化（删除或修正），

以阻止该节点上虚假信息的传播。再通过使用多

个有影响力的节点发起反击的方式，控制虚假信

息传播 [46]。采用节点保护的方式，将虚假信息的

传播限定在一个预先确定的速度和时间段内，在

具有高度影响力的节点中，找到最小的一组，控

制和清除这一组节点上的虚假信息，也是一种有

效方法 [47]。

有的研究还提出了通过改变扩散网络的拓扑

结构来控制虚假信息传播的策略 [48]。通过独立级

联或线性阈值模型的技术手段切断社交媒体上用户

之间的链接，或者对其进行封号处理，以达到控制

虚假信息传播的目的 [49]。

但是，这些扩散模型中的参数很难在现实数据

中被提取出来。因此，Song 等 [50] 的研究利用网络

中发生的实际级联，基于场景为虚假信息设置不同

的信息传播概率模型，选择最优的链接子集，将链

路去除问题转化为混合整数规划问题，从而最大限

度地消除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

Lewandowsky 等人 [51] 认为意识形态和个人的

世界观可能是降低控制和纠正虚假信息成本的主

要障碍，但仍然有许多有效的方法可以减少虚假

信息的影响，如适当的控制设计、控制结构和应

用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控制的效果。他们

随后提出了更具体的应对虚假信息传播的对策：

第一，为虚假信息提供有理有据的纠正解释；第二，

删除虚假信息，以降低持续影响；第三，在纠正

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可以提及虚假信息，但要同时

给出明确的说明，以免混淆；第四，注意受众的

世界观，在执行过程中很可能会有所偏向；第五，

纠正信息需简洁有力，且比之前的虚假信息更有

吸引力。

公共危机（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事件是

缺乏科学证据的虚假信息泛滥的主要情景之一，它

可能会引起媒体、公众的过度反应和恐慌，甚至会

①　语义攻击：Semantic Attacks，一种利用网络应用缺陷插入虚假的数据包破坏合法通信的网络攻击手段。

·研究与探讨·



— 62 —

削弱可靠信息或官方公告的传播效果 [52]。如果公

共卫生专家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积极应对并及时地

纠正虚假信息，将有助于阻止危机时期虚假信息的

传播 [53]。面向公众的公共卫生专家或医护人员应

具备最新的、准确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同时，应基

于自然语言处理或大数据挖掘技术对所有社交媒体

上的没有科学依据的内容进行检测和删除 [54]。

也有研究模拟公众卫生危机的情况，如通过

假设爆发传染病评估公众的反应，预判相关虚假信

息的传播路径、效果和范围，并以此作为预防危机

或做好应对的准备，成为危机管理实践的重要手

段 [55]。

还有的学者研究了应对虚假信息的时机。面对

公共卫生事件，等待正确的时机或更严谨完整的证

据链也许不是最优选择，越快纠正或反驳已经发现

的虚假信息（特别是在公众对此的信念和记忆根深

蒂固之前），越有可能成功 [56]。

7　总结与讨论

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被有意或无意地传播，

可以说是人类追求获得和交换信息的便利性、即

时性和互动性带来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随着社交

媒体使用量和用户量的剧增，在信息发布和传播

更容易的同时，有海量的、鱼龙混杂的信息广泛

传播。因此，能否在虚假信息泛滥或在社会中造

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前，有效地识别并控制其传播，

是虚假信息相关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上述研究

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有关虚假信息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

多个学科领域关注到虚假信息的问题，但各领域关

注的重点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等有所不同。传播学视

角的研究一般比较关注社交媒体平台的性质和虚假

信息的传播机制，如发布信息的门槛低、追求吸引

眼球和流量、媒介平台监管困难和缺失，以及如何

有效地纠正虚假信息及其效果等；心理学视角的研

究一般关注虚假信息传播者的认知、动机、行为和

社会影响等；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则侧重于虚假

信息的自动识别与控制技术等方面，各类研究都在

不断深入和拓展。

第二，就虚假信息的识别与控制这一主题，研

究者从理论和技术实践上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特别是基于计算机算法的解决方案较为丰富。而且

对于一些特殊领域、典型事件中的虚假信息的控制

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等。

但是，有关如何基于公众认知、传播和人际关系的

特质来利用算法识别和控制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

传播，以发挥及时和正面的作用，仍需要深入讨论

和在实践中检验。

第三，关于个体在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识别与

控制中的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也是近

几年的研究热点。很多研究提及了个体的错误信念

的形成、影响，以及由科学素养、信息素养、经济

条件、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认知和识别能

力的差异。但是，影响或改变个体形成的错误信念

的有效手段以及社交媒体上用户节点的可操作性策

略等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

第四，现阶段社交媒体采用的解决方案，以

及基于优先数据检验的理论上适用的算法模型，

是否可在现实中长期有效控制虚假信息的传播，

是否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

发展。

第五，多数研究对象为已产生影响的被普遍

承认的虚假信息，但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类型

的虚假信息，或隐藏于丰富上下文的、暗示性的、

引导性的虚假信息，能否建立起一些标准或模型

发挥预警或预防作用，将会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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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CHI Yan-wei, ZHANG Zeng-yi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has led to serious negative effects, causing public 
concern and panic. How to effectively and accurately identify misinformation and control its spread and impact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of 
Web of Sci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relevant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foreign authoritative journal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difficulty to identify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 the misinformation correct strategy, the computer techniques of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psychology means of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and the strategi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isinform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misinformatio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practice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fals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China.

Key words: misinformati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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